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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講座：音樂你和我    報告人：劉榮義教授
題綱：

一、前言：我與音樂

相遇

關係

開顯

二、人生三關的音樂蘊義

音樂是音樂              唐   青原惟信禪師

                             老僧三十年前未曾參禪時

                                 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

音樂不是音樂                 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

                             見山不是山  見水不是水

音樂祇是音樂                 而今得個休歇處  依前

                             見山祇是山  見水祇是水

三、淺探器樂之美

吹萬不同  咸其自取

四、欣賞進階

嘉大音樂系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

五、結語

聽之以耳  耳止於聽

聽之以心  心止於符

聽之以氣  虛而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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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劉榮義教授背景：
學歷

德國國立魯爾音樂大學埃森福克旺音樂學院藝術碩士
（Staatiliche Hochschule für Musik Ruhr, Folkwang Hochschule Essen）

經歷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主任（92.08～98.07）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與表演藝術研究所所長（95.08～98.0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藝術教師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首席雙簧管

台南家專音樂科兼任講師、副教授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兼任副教授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兼任副教授

現職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101.02.01起）

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
專業服務經歷：
教育部學審會審查委員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諮詢委員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審查委員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籌備委員會諮詢委員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委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員

嘉義縣、市文化局藝術委員會委員

國內樂團經歷

國家交響樂團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台北愛樂交響樂團 

台北獨奏家室內樂團

台北世紀交響樂團

高雄市交響樂團

國外樂團經歷

德國斯圖加特交響樂團（Stuttgart Phiharmoniker)

德國埃森愛樂管弦樂團 (Essen Phiharmoniker)

波蘭阿瑪迪斯室內樂團（Amadeus Chamber Orchestra)

英國倫敦市政廳室內樂團 (Guildhall String Ensemble)

韓國仁川市立交響樂團 (Inchon City Symphony Orchestra)

匈牙利榭格特交響樂團 (Szeged Symphony Orchestra)

蘇聯莫斯科管弦樂團 (Moscow MALY Orchestra)

羅馬尼亞阿拉德愛樂管弦樂團（Filarmonica de Stat-Ro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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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榮義教授 專訪摘要         
【稱職的農家子弟】 

與現今大多數出自中上家庭的樂壇新秀比較起來，劉榮義的苦學出身顯得特別突出，旱地拔蔥似的音樂歷程，使他曲曲折折比別人多走了幾段路，多摔了幾次跤，從大甲溪到萊茵河，從放牛的小孩到雙簧管演奏好手，這一路跌跌撞撞的走過來，以他自己一句話來形容只有四個字﹕「硬是要得」。 

劉榮義對音樂的愛似是天生而得，兩片隨手拈來含在嘴裡可吹出聲音的葉子，是他童年最早認識的樂器，而這項樂器，也成為他每日下課後逐水草放牛時最好的玩伴。 

初中時加入學校軍樂隊，並擔任樂隊指揮，指導老師見他對樂器的狂熱，便利用每日放學後的時間教他各種樂器的吹奏法，至初二時他已能現學現賣，將自己所知再傳授給其它的團員。初三時面臨聯考，劉榮義的父母對兒子的期盼便是希望他畢業後趕快加入農作的陣容，成為一個稱職的農夫。當時，只要一逢收割期，他便成為左鄰右舍徵召的割稻好手，因此在這種環境下要談升學唸書，似乎只有自求多福了。那時鄉下為省電經常早早便熄燈入眠，每逢考試時，劉榮義就利用家人入睡後的時間，偷偷就著神壇上微弱的燈光唸書，也就是這樣，唸出了他三年模範生及聯考時連中三元的成續，同時考進了台中一中、工專及台中師專。 

【為補樂團缺而與雙簧管結緣】 

台中師專音樂科五年是他在音樂領域上最開擴的一段時間，五年中學校的每一項音樂活動他都恭逢其盛且親自參與策劃，學校中各個演奏好手並在他的號召下組成了一支管弦樂團，結下了他與雙簧管的不解之緣。 

樂團初組之時，劉榮義自任團長，當時唯一湊不齊的便是單簧管及雙簧管，單簧管部份後由樂團從省交聘來的指導老師擔任，所剩的雙簧管位子在遍尋不著下，只好趕鴨子上架由團長親自下海填空。樂器就由揩導老師從省交借來一把雙簧管的家族樂器英國管暫代，這便是劉榮義手持第一把最有份量的樂器，也就是這把樂器為劉榮義打出了自己的一個音樂世界，而這股為愛雙簧管至死不渝的決心，使他崎崎嶇嶇的走出了一段並不平坦的音樂路程。 

【同學解囊購買樂器】 

樂器的投資是他所面臨的第一遭難題。當時一支雙簧管的價錢約近5萬，劉榮義掏空錢囊仍湊不足這筆錢，於是憑著他在師專時為音樂活動傾全力而出的蠻勁，同學們紛紛解囊，為他湊足了這筆買樂器的費用。樂器的問題解決了，拜名師習藝成為他在演奏上進階的第二件要事。民國66年，雙簧管演奏家劉廷宏甫從德國回來，在薛耀武的推薦之下，他追不及待的單槍匹馬從台中一路晃到台北，拜在劉師門下。由於路程遙遠，上一次課便需南北來回奔走一趟，加以劉廷宏的居處時有所變遷，老師搬到那裡，弟子便尾隨到那裡，大半個台北市的地理環境就這樣被他一路拼湊起來。也就是他這種苦學的精神，使劉廷宏對他照顧備至，並時常撥出學費的一半給劉榮義坐車用。師專畢業後，他就靠著這把樂器進入國防部示範樂隊。 

師專時為滿足音樂理想臨時拼湊而成的校園樂團經歷，在好手環伺之下似乎已完全派不上用場，一個像貝多芬「英椎」交響曲這種大部頭的譜子丟下來，劉榮義亂了手腳，失去方寸，與樂團的配合格格不入，氣得當時的指揮張己任甩棒而去。這種經驗對一個愛樂的人來說可謂創痛至極，受此刺激後他重新調整自己練習的方式，並更加倍的投入。最多練習時間曾達一天九個小時，就這樣打下了紮實的根基。退伍後他考入省交，啟蒙老師李明鳳當時是省交的雙簧管首席，見他從國防部示範樂隊退下來後所獲致的長足進步，有時會將首席的位子讓給劉榮義來吹，慢慢的，他總算從自我摸索跌撞中踏出了穩定的腳步。 

【不知名的音樂長征】 

民國70年，正值教育部舉辦第一屆文藝季，德國雙簧菅演奏家懷特（P. Feit）應邀來台演奏，並在師大舉行一場雙簧管研習會，會中懷特對劉榮義極為賞識，並建議他湊足所需款項後馬上至德國進修。當時留德的規定是除通過教育部的語文測驗外，另外還需在德國存6000馬克，並在香港的德國領事館存7000馬克。當時劉榮義的省交演奏工作及私人教學使他在經濟上暫無後顧之憂，他便開始積極的為另一段音樂上的進階而鋪路。每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德國文化中心的密集課程，劉榮義八個月天天北上南下，最後他以69分的不差成績通過了這項語言的測驗。而這一次不只是北中來去一回而已，他的的確確是要為音樂展開一場不知結果的長征。 

【一條德國麵包吃一個禮拜】 

德國初期的生活亦是一波波的打擊與不順。德國文化中心69分的成績，在這裡完全發揮不了什麼作用，頭三個月住在懷特家裡，與懷特夫婦的溝通大半都靠比手劃腳完成。民國70年8月赴德，12月進入德國埃森大學音樂院註冊上課，頂尖的演奏好手齊聚於此，聽到他們所演奏的一流水準，經常使劉榮義望而卻步，不敢公然在大眾面前練習或演奏，深怕自已吹出來的聲音傳入旁人的耳中。除了自我的驅策外，音樂院的老師對聲音的要求至為嚴格，光要劉榮義將多年來以舌尖吹奏的習慣改為以舌面吹奏便使他足足吃盡了苦頭。德國埃森音樂院之前，劉榮義的正規音樂教育一直是片斷而不連貫的，赴德後雖然面臨了經濟、生活及學習上的多重壓力，但他幾乎是把握了分分秒杪在音樂院的時間，期望能有所突破。下了課回到宿舍怕吵到室友，他就到地下室的洗衣間練習﹔音樂院琴房有限，每天一大早他就等在學校排隊拿鑰鎖搶琴房練習﹔一條德國麵包夾起司他可以吃上一個禮拜，最拮据時一個月只花上75馬克（約合台幣1600元），甚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利用晚上的時間在學校附近的餐廳打工賺取生活費。這種與音樂無關的打工對音樂院學生是極罕見的例子。有一回被赴該餐廳吃飯的宗教音樂系系主任撞見，將這件事轉達給校長，校長為此事而面召劉榮義，在了解劉榮義的生活情況下，特別允諾給他每個月850馬克，唯一的條件是要他停止打工，專致於音樂上的練習。 

【雀屏中選入新居改變一生】 

德國半年後是他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當時有位學長畢業在即，他所住租自一對退休博士夫婦的房子成為音樂院許多學生覬覦的目標。除了舒適的環境及80馬克一個月的低簾房租外，這對夫婦對音樂的喜愛及對音樂院學生的照顧也是個重要的因素。當時登記希望搬入的名額極多，劉榮義亦是「待選」之一，音樂院老師並代他打電話「關說」，有一回老夫婦赴埃森音樂院聽音樂會，會後特別約見了劉榮義，殷殷垂詢一番後，劉榮
義終於雀屏中選，登堂入室。老夫婦家隔音極佳，不但一天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開放練習，而且對這位Taiwan Boy的德文，他們更是從日常生活著手，逐字逐句的指導糾正。去年的拜魯特音樂節中，他便因流利的德語而在三十一個不同國籍的演奏者中被指揮選為接受南德廣播電合訪問的對象之一，這種成績，他的房東該是居功厥偉的。 

【樂團的代打好手】 

音樂風氣盛行的德國，幾平每一個城鎮都有樂團，而這些樂團的管弦樂部門最缺人，經常需要從音樂院徵召好手代打，一次200馬克，這種打游擊式的演奏，也成為音樂院學生打工賺錢最好的機會，一旦搭上這條線，只要識譜快，排練時不出錯，便時常可待命徵召。音樂院的老師知道劉榮義的境況及演奏上的能力，經常為他牽線，多時一天內甚至可接到三通召令，成為這些樂團中的代打好手。這些大小不等樂團合作的經驗，練就了劉榮義對大曲、小曲的詮釋能力。德國4年後，當初那位為老師上課時皺個眉頭而要難過半天的東方男孩，此時已脫胎換骨，不但在中、德交流協會留學生甄選的考試中以流利的德文及音樂專業技藝脫穎而出﹔更在東西方雙簧管演奏好手爭相角逐之下，被選為拜魯特音樂節演奏的樂團團員。當初的一場南柯一夢，就在劉榮義的執著付出下一步步成真。 

